文言文教学的“创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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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文言文就是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但是这部重头戏在具体教学上上演的大多是一个模式，老师带领学生解释字词，翻译句子，翻译课文，背诵讲解课文。即使有思变的老师也不过是组织学生先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自主理解，简单的小组内解决，如果棘手的再提出疑问大家共同解决。第一步的操作基本如此，接下来是针对课文设计若干问题，然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再来看看对文言文的巩固练习吧，也不过是通假字的寻找和解释，一词多义的理解，虚词的辨析，句式的辨别等。在现代文阅读教学已经不再强调语法知识更不进行语法分析的情况下，文言文教学语法讲解却大行其道。这样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容易在知识的中心里沦陷，二是学生能力培养的缺失。由于学生多是被动的接受，自己的学习过程弱化，学生学习的热情像浇了凉水。文言文的美感在单纯的字词解释中越来越远，老师讲课的热情也在不自觉锐减。

   初中文言文该教到何种程度，不妨看一下初中语文新课标是怎样阐释的。新课标要求初中学生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篇。”在考察评价中这样规定“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在于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察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文本理解是文言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应当是文言文教学的主要目的。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理解文本，培养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呢？笔者认为要从三方面来突破。

    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解读文本。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也是一种学习能力。以往老师授课往往是采用串讲方式，课堂上领着学生字字落实，老师口头解释，学生笔下忙碌，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被完全挤兑不说，还极费时间，收效也不理想。我们要求学生在课下预习的时候，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在有难度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提出疑惑，先在组内解决，组内依然不能解决的，上课时一并提出大家共同解决。

    其次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解决一些典型问题的过程中了解文言文的特点，认识文言文阅读的规律，掌握解读文本的方法。比如：《愚公移山》中的句子，愚公的妻子献疑说：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之妻和智叟在对愚公移山这一问题，态度上有什么异同吗？老师引导学生比较这两句话。结果发现如太行王屋何和其如土石何句式相识，都具有反问的效果，但是也发现后一句前多了一个“其”字。“其”字有什么作用呢？老师可以把以往学过的句子如韩愈的《马说》中的其真不知马也中的“其”字拿来先做铺垫，可知“其”字用在反问句中具有加强反问的效果的作用，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个“其”字，就能区分愚公之妻对愚公的反问是出于关心，而智叟对愚公的反问是出于嘲笑讥讽了。为了加强文本之间知识点的联系，不妨再看看《唐雎不辱使命》中秦王说的话：安陵君其许寡人！从句子的特点上来看，这是祈使句，但是句末用了一个感叹号，联系学过的标点作用，祈使句语气强烈的句末可用感叹号，一个“其”字又加强了这种命令的语气，通过一个“其”字，我们仿佛就看到了一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秦王。如此比较分析之后再读文本的时候，我们就易于把握愚公之妻的贴心关切，智叟的冷嘲热讽，韩愈的愤懑抑郁，秦王的强硬霸道。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保证学生自己学习的过程。自己体验，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老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兴趣，在于指出路径，不可代替学生的体验感知过程。

    再次是对文本的“文”要重视。实际教学中我们看到许多语文教师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对字词的理解积累上，而不自觉地淡化了对文本的“文”的教学赏析。在文言文中，影响学生成长的决不是哪个文言词或者句子的解释翻译，而是文章蕴含的深邃思想。有的老师好像也明白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对文本的赏析时，采用了自主学习的方式。比如在教《邹忌讽齐王纳谏》时，在借助注释和工具书对文本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让学生把课文改编成适合学生表演的剧本。课堂上虽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多是流于形式，没有体现文言文学习的规律，不是真正的对文本的“文”的重视。真正的重视一定是从文本出发，找到具有探究意义的问题，《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课的重心在于品味邹忌讽谏的艺术。与其采用热闹的表演不如引导学生鉴赏探究邹忌劝谏成功的秘诀。从而再拓展迁移了解古人的劝谏艺术。比如可以这样设计：比较《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召公谏厉王弭谤》在劝谏的方法、结果上有何异同，从而谈谈进谏成功的基础。比较可知从进谏者来看，要足智多谋，善于辞令，关心国事，具有远见卓识，还要深谙君王心理。召公进谏和邹忌进谏有许多的相似点，比他们都足智多谋，善于辞令，关心国事，但是在熟悉把握讽谏对象心理这一点上，邹忌要胜召公一筹。召公抓自然事物生动形象阐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危害，直接言明危害，而邹忌则运用自身经历来类比推理人易受蒙蔽的事实，只作启发，引导对方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讽谏的艺术上，邹忌更为纯熟，结果自然成功。

    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要着眼于对“语文”的全面内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语言的理解（文言到白话的翻译），还要重视古代汉语独有的语言魅力，更要重视古代汉语中强烈的文学因素文化因素对提高语言素养的影响。只有这样，文言文的学习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